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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官應當德才兼備，擇官應該
選賢任能，這是古今通用的準
則。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當今
組織的選拔考核，都是為此而
設。然而，有規則，就有「潛規
則」。在官員任用上私定「標
準」，暗箱操作，無論古今都不乏
其例。在這方面，一些封建皇帝
就帶了個壞頭。他們選拔官員的
「標準」，實在荒唐透頂。

漢靈帝：議價賣官鬻爵
漢靈帝劉宏是歷史上有名的荒

唐皇帝。這傢伙有多種愛好，其一是喜歡搞房地產。
他把搜刮來的錢財拿回老家買了不少田宅，剩下的錢
就分別存到宦官家裡，每家都存了幾千萬。其二是喜
歡玩新奇。他經常用四匹白驢駕車，自己獨自操轡，
在御苑裡閒逛；又給狗戴上文臣戴的進賢冠，配上綬
帶，牽㠥招搖過市。他還在後宮裡設了一家「超市」，
讓宮女們販賣物品，互相盜竊爭鬥。他則換上商人服
裝，躲在「超市」角落裡看宮女們打架取樂。
當然，他的最大愛好還是「撈錢」。為此，他把賣官

鬻爵當成最好的撈錢機器。
光和元年（178年），靈帝與內廷太監在西園「合資

經營」了一個「西園官邸」，專做賣官生意，其「商品」
明碼標價：年薪兩千石糧食的官，價兩千萬錢；四百
石糧食的官，價四百萬錢。各地按正常渠道推薦上來
的優秀人才，要想得到任命也要花錢，不過可以享受
減價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優惠」。
除了統一標準外，還有許多細則。如：縣官的價格

要根據該縣的貧富情況面議，富縣價高一些，窮縣就
比較便宜。有的人買官一時錢不夠，還可以賒欠，待
上任撈到錢後，再加倍償還欠款及利息。此外，除了
公開買賣，還有「黑市」交易，價格是三公一千萬
錢，卿五百萬錢。除皇帝這個位子不賣外，其他官位
都可以拿錢買。
對一些重要的交易，漢靈帝還親自參與。如一個叫

崔烈的冀州名士，官至九卿，還想再買個司徒（相當
於宰相）的官位。靈帝擔心手下人賣不出好價錢，便
親自出面討價還價，最後以五百萬錢成交。舉行授官

儀式那天，靈帝親臨殿上，百官肅立階下，場面十分
隆重。望㠥崔烈那春風得意的樣子，靈帝忽然覺得這
司徒的官賣得太便宜了，忍不住小聲對隨從親信說：
「悔不少靳，可至千萬！」意思是說這筆買賣做虧了，
當初該要他一千萬錢！可惜悔之晚矣。不過吃一塹長
一智，從這件事上他學到了經驗。到了曹操的父親曹
嵩買太尉時，靈帝狠狠地宰了他1億錢！
靈帝帶頭大搞賣官鬻爵，既使他的金庫「萬金堂」

堆滿了金銀財寶，也使東漢政權加速腐敗，國勢更加
衰落。靈帝死後，他的兒子獻帝只當了三十來年的傀
儡皇帝，便把帝位「禪讓」給了曹丕。綿延了四百多
年漢王朝，就此滅亡。

宋孝武帝：會哭便能陞官
南朝的宋孝武帝劉駿，也是個世所罕見的昏君。他

不但生性殘暴，而且荒淫無恥，亂倫敗德。無論親疏
遠近、長輩少輩的女子，只要被他看上，他都要想法
弄進宮中作踐玩弄。他甚至連自己的親生母親路太后
也不放過。《魏書》上說：「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
氏，穢污之聲，佈於歐越」；「四年，（駿）獵於烏
江之傍口，又遊湖縣之滿山，並與母同行，宣淫肆
意。」從中可以看出，這傢伙禽獸不如。
劉駿也很貪財，為撈錢不擇手段。他見在廣州等地

擔任過刺史、太守等地方長官的人離任時都帶回豐厚
的錢財，便發佈文件，讓離任的地方長官必需要上報
財產，並把財產的一半以上交給皇帝。誰送給他的錢
多，就讓誰做大官。
除送錢外，在他面前會哭也能陞官。
大明六年（462年），劉駿最寵愛的妃子殷淑儀去

世。他痛不欲生，整日精神恍惚，若有所失，無心處
理朝政。殷貴妃下葬後，他還多次率領群臣到墓前憑
弔。一次，他對一起憑弔的秦郡太守劉德願說：「卿
哭貴妃，若悲慟當有厚賞。」話音剛落，這位「善解
人意」的劉德願就嚎啕大哭起來。他又是捶胸，又是
頓足，鼻涕一把淚一把，哭了個昏天黑地。劉駿見他
哭出了「忠心」，哭出了水平，感到很滿意，立即提升
他為豫州刺史。
只因一哭，就當上一個州的最高長官（南北朝時一

個州的建制接近現在一個省）。如此腐敗的「幹部政
策」，也就預示㠥劉宋王朝不會長久了。

武則天：提拔拍馬之徒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女皇帝，也是一位

傑出的政治家。毛澤東曾對她評價說：「武則天確實
是個治國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還
有用人之術。」（引自《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中
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有雄才大略的
女皇，卻喜歡阿諛奉承，並對溜鬚拍馬之徒加以提拔
重用。
唐垂拱四年（688年），武則天的侄子吳承嗣派雍州

人康同泰獻給武則天一塊白石頭，上面刻有「聖母臨
人，永昌帝業」字樣，詭稱該石得自洛水。武則天十
分高興地把這塊白石命名為「寶圖」，並提拔康同泰為
游擊將軍。
公元690年，武則天自封為「大周聖神皇帝」。登上

皇帝寶座後，她權更大了，頭腦更加膨脹，也更喜歡
聽阿諛奉承之詞。
有一個叫朱前疑的猥瑣小人，極善於拍馬邀寵。他

揣摸投了武則天的心思，便一本正經地上書說：「我
作了一個吉祥的夢，夢見皇帝陛下活到八百歲。」武
則天一聽很高興，立即賞給他一個「拾遺」的官。
這傢伙嘗到了甜頭，過了幾天又上書說：「我又做

了一個夢，夢見陛下白頭髮變成了黑頭髮，掉了牙的
嘴裡又長出了新牙。」武則天聽了更加很高興，又提
升他為駕部郎中，掌管全國的馬驢牛羊及武則天出入
的車乘驛馬。
朱前疑見當官這樣容易，自然越發來勁。過了幾天

他又來到武則天面前，編造了一通謊言：「臣自河南
返京，路過嵩山的時候，清清楚楚地聽到嵩山在高呼
『聖神皇帝萬歲！』四面群山一齊呼應，萬歲之聲響徹
雲霄！」這幾句並不高明的頌詞，卻把武則天捧得暈
暈乎乎，分不清東西南北，遂又慷慨地賜給朱前疑五
品官的標誌——緋算袋，叫他當場佩戴起來。就這樣，
一個缺德少才的市井無賴，靠吹牛拍馬就騙取了女皇
的信任，搖身一變便成了位高權重的朝廷大員⋯⋯
這樣的事情看似荒唐，但類似的歷史鬧劇卻在反覆

重演。君不見當今也有些昏官庸吏，既無才，又缺
德，卻能在官場上春風得意，青雲直上。他們靠的，
除了關係，不就是溜鬚拍馬、唯上命是從的「特異功
能」嗎？

每逢周末，我會和一班朋友結伴行山。其中我最喜
歡的夥伴，是一位朋友的十四歲女兒嘉莉。嘉莉聰明
伶俐，比她的同齡人成熟，她分析力強，常識豐富，
對許多問題都有她的獨立見解。我們常常邊走邊聊
天，有時會討論一些具爭論性的話題。
這天，我們從Chinglish談到母語和方言的問題。
何謂Chinglish？顧名思義，ChinaEnglish，中國式英

文，亦即洋徑濱英文的意思。
嘉莉是四川人，但她在美國出生，六歲那年她父親

被公司派到香港工作，一家人移居香港。由於全家都
不懂廣東話，唯有把女兒送到英基學校協會屬下的學
校就讀，英基學校是用英語教學，沒有中文科目，所
以雖然嘉莉在香港長大，但完全不會聽講廣東話。我
和嘉莉交談的語言是英語和普通話。
嘉莉認為她的母語是四川話，而她的第一語言是英

語。她在家裡和長輩講四川話和普通話，她認為自己
懂得普通話就無需學廣東話，她覺得在香港懂英語就
應該不會有語言障礙，甚至到全世界也行得通。嘉莉
強調，母語這名詞是指父母親的語言，是孩子牙牙學
話時最早接觸的語言，但並不一定是閱讀和書寫語
言，第一語言則是接受教育的工具。所以，雖然她不
會閱讀中文，但有了良好英語基礎，就已經足夠考上
大學，接受高等教育。
於是我問她：我父母是上海人，但我和兄弟姊妹、

朋友日常談話用的是廣東話，在香港接受的是中英文
雙語教育，在外國居住二十多年，在工作上用的是英
語。以她的理論來看，我的第一語言和母語該是甚麼
語？
嘉莉回答我說：有時母語這個詞不能一概而論，要

因人而異。在雙語環境長大的兒童，可能會有一個以
上的母語。以我的情況而言，上海話和廣東話都是我
的母語，第一語言則是英文。哈！講得還有點道理
嘛，年紀小小的嘉莉，一時搞到我無語。
回家路上，在西貢往九龍的雙層巴士上，我聽到後

面座位的一個七、八歲的男童，用破碎的、沒有文法
的英語在和一個女人對答，非常刺耳。起初我還以為
是帶㠥孩子的菲傭。下車時回頭一看才知道，原來那
女人是孩子的媽媽。噢，她在跟自己第一語言是英文
的孩子講英文。
在香港，這種情景屢見不鮮。許多中國孩子從幼兒

班就開始學英語，然後小學就讀國際學校，而父母的
英語水平卻很差，只能說Chinglish英文，他們想鍛煉孩
子學英文，自己也想跟孩子練習英文，結果讓孩子的
語言變成這種不倫不類的『香港竹星』。中國人住在中
國，竟然用自己不熟悉的外語來和自己的孩子溝通，
看上去實在有點荒謬。其實，批評別人容易，實際上
自己也是一樣。我很慚愧，由於在雙語環境長大，我
自己也是常講Chinglish的呢。可能這也是很多香港人的
通病。
按照嘉莉的邏輯，這種現象該怎麼解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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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說也算是個唐玄宗時期的名相，《舊
唐書》對他的評價是「敦氣義，重然諾，
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然而事實
上他卻不僅熱衷於打壓他人，還大肆行賄
受賄，是一個不顧廉恥，一心只為了往上
爬的人。在與張嘉貞同時為相時，就曾經
扳倒張嘉貞，如願以償地成了首席宰相。
與「志操不同」的姚崇同時為相時，更是
直到姚崇死後，張說還一直想陷害他，只
是每次都沒有成功而已。所以《朝野僉載》
說他是「幸佞人也」，還說他「諂事特進
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來這個
唐玄宗的心腹奴僕王毛仲到並州，正逢張
說得到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的任
命，張說竟然在酒宴上「把毛仲手起舞，
嗅其革華鼻」！
開元元年，唐玄宗想召同州刺史姚崇為

相，張說立即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
劾姚崇，唐玄宗知道他的毛病，不予理
睬。接㠥，張說又指使殿中監姜皎向唐玄
宗推薦姚崇去當河東總管，以阻止姚崇為

相，又被唐玄宗一眼識破是張說的計謀，
姜皎嚇得當即叩頭認罪。姚崇為宰相後，
張說仍然不死心，竟然不顧大臣不得隨便
出入各親王府的規定，去岐王府找玄宗的
弟弟尋求支持。於是《松窗雜錄》記載：
「姚崇為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
甚輕利」。唐玄宗看到後問他：「卿有足
疾耶？」姚崇卻說：「臣有腹心之疾，非
足疾也。」借此機會，他對唐玄宗告狀
說：岐王是皇上的愛弟，張說是輔政大
臣，他秘密到岐王府去，恐怕不是什麼好
事。唐玄宗最忌諱的就是大臣和皇族的勾
結，於是發怒，讓御史中丞李林甫按問此
事，李林甫對姚崇說：「說多智謀，是必
困之，宜以劇地。」認為此事應該趁熱打
鐵，姚崇卻厚道地說：「丞相得罪，未宜
太逼。」於是李林甫失望道：「公必不忍
耶！說當無害。」果然，李林甫「將詔付
於御史」後，這人卻「中路以馬墜告假」
了！這一拖延，張說就有了迴旋的餘地。
此事發生前不久，張說要治一個書生的

罪，因為他與張說寵愛的侍婢私通被抓，
書生卻勵聲說：「㡸色不能禁，亦人之常
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靳
於一婢女耶？」張說「奇其言而釋之，以
侍兒與歸。」這時他又出現在了張說面
前，並且告訴了他面臨的危險！於是張說
依計讓他帶了受賄得來的「雞林郡夜明
簾」，連夜趕到玄宗妹妹玉真公主府邸行
賄。唐玄宗和玉真公主關係很好，而玉真
公主的周圍有不少著名的文人，這個書生
與她也是有往來的，張說在玄宗當太子
時，就是陪伴他的侍讀，與玉真公主也是
熟人。於是第二天玉真公主對玄宗說：
「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
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
結果，張說被貶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
察使。張說被貶不久，又因他事牽連，再
貶為岳州刺史。
張說曾三度為相，但總是喜歡讓大臣們

「各為朋黨」，相互攻訐。他與御史中丞宇
文融，御史大夫崔隱甫都有矛盾，於是李
林甫與他們共同彈劾張說，說他招引術士

王慶則「祠禱解，而奏表其
閭」；引僧人道岸「窺詗時
事，冒署右職」；其親吏張
觀、範堯臣依據張說權勢，
「市權招賂」等等，源乾曜奉
詔鞫審張說，罪狀多屬實。於
是他蓬首垢面地坐在地上，用

瓦器吃粗食，以表示「自罰憂懼」。最後
在高力士：「（張）說往納忠，於國有
功。」的回護下，玄宗憐憫他，僅罷去了
他中書令職務。
姚崇死前，預見到張說不會善罷甘休，

告誡兒子們說：「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
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僚，當來吊。
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
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
矣。」但如果他注目這些東西，你們就不
用擔心了，將他喜歡的東西送給他，然後
請他撰寫我墓碑的碑文。得到他寫的碑文
以後，立即就上報給皇帝，並先將石料準
備好備用，盡快鐫刻。姚崇死後，張說果
然來了，而且「目其玩服三四」，於是姚
崇的兒子們依計而行。張說甚至還在碑文
中誇讚姚崇：「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
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過了幾天，果
然又和姚崇預見的那樣：讓人來「取文
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加刪改」。姚崇
的兒子們帶他去看了已經刻好的碑，並告
訴使者，此時已經上報了皇帝。聽到使者
的覆命，張說才從心底裡佩服起了姚崇，
悔恨拊膺道：「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
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
姚崇是主張「為政以公」的，他也看

到：「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綸諂媚，
汩沒忠直。」為官者雖有才幹，但如果才
幹都用到了受賄行賄，巴結討好上司、排
擠他人鞏固自己的權位上，又怎能做到
「為政以公」？無德無才的人，最喜歡做
的就是毀才；而無德有才的人，只會嫉妒
別人的才幹，生怕別人遮掩了自己的存
在；只有有德有才的人，才懂得不僅要尋
求自己的尊嚴，同時也尊重別人的尊嚴。
張說是有才的，雖然他終於承認了姚崇的
才幹遠勝於自己，但他卻始終沒有明白：
僅僅用高官厚祿，並不能表示他就贏得了
做人的尊嚴。官場上最敏感的大概就是職
務了，曾經有人問對方是甚麼職務？回答
者故意混淆說：不是植物，是動物。張說
這樣的人，大概就是屬於官場上，人味比
較少一點的動物性存在吧。

官場動物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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